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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paper takes the Village of Nanching (C.K.Yang named it)as example and

describes its changing process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from the end of 1940s to nowadays.The

authers want to show the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road of the conjoint zones of Guangzhou City

by it.The paper describes the living pictures and basic character of Nanching in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1940s , 1980s and 1990s.Meanwhile , it tries to tell us how the village turned into an ur-

ban village step by step.The authors analyze its problem existed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o it.We aim to show the urbanization course of conjoint zones and point out their po-

tential future.

　　本文所研究的南景村(the Village of Nanching),因杨庆 先生的著作而闻名于世。1949年

前后 ,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系主任杨庆 先生的指导下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 ,从不同侧面 、

不同角度研究了南景村的社会生活情况(包括杨先生自己对该村的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于20世纪 80年代初复办后便开展了对南景村的追踪研究;笔者在 1990年代初开始对南景村

进行追踪研究(周大鸣 ,1993:94-97)。经过几代学者的跟踪研究 ,大部分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作为追踪研究的一部分 ,探讨南景村在长达半个

世纪的都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即从乡村社区向结合部社区发展的过程。

在社区研究中 ,一般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类社区;本文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指介于城乡之

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 。这类社区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 ,也是中国

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 、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 。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 ,兼有城乡生活

方式的特征 ,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 。比如人口密度高 ,人口异质性增强;仍保

留一些农业生产 ,但农业生产已不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全部的耕地或部分土地被征用 ,但

个人仍拥有宅基地或少量自留地;社区中一部分人成了城市人(城市户口),一些人仍为农村户

口;个人的谋生手段开始多样化。这类社区总的特征就是亦城亦农。目前城市郊区 ,尤其是大

城市的郊区包括的范围很广 ,因此用“城乡结合部”以示区别 。我们在界定城乡结合部时 ,不仅

要明确其在地理上的含义 ,还应注意其文化上的含义。具体地说 ,笔者比较赞同黄公元先生的

说法 ,他认为城乡结合部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城乡结合部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

城市建成区毗连 ,兼具城市与乡村的某些功能与特点 ,但在行政上不属于城区街道管辖 ,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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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郊区乡(镇)管辖”(黄公元 ,1998:119);二是非农产业发达 ,但仍有少量农业;三是人口密度

介于城区与一般乡村之间 。广义的城乡结合部除了上述地区外 ,还包括下面两类地区:一是虽

已列入城区街道管辖 ,但在城市基础设施 、人口密度方面还不及城区 ,与郊区乡村交叉的地区;

二是郊区乡村中由于某些特殊原因 ,如建在城市的附属配套设施 、农副产品供应地 、旅游区 、住

宅小区 、大中专院校等而与城区有特别密切联系的地区 。

从对城乡结合部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 ,城乡结合部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如果不考虑

其他因素 ,把城市假想成一个以城市中心为圆心的圆 ,而把圆周看作城乡结合部 ,那么 ,随着城

市这个圆圈的不断扩大 ,城乡结合部也必然随之扩大。原有的城乡结合部逐步发展成城区 ,新

的城乡结合部也不断由周围乡村转化而来。所以 ,城乡结合部可以看作是城市边缘地区由乡

村走向城市这一都市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当然 ,由于各个具体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接受城市

辐射的量不同 ,加上其内部对这种辐射的反应不同 ,它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不会完全

一致 。但是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城乡结合部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 ,又是最难

彻底城市化的地区 ,广州地区也不例外 。

1997年我们开始了“广州城乡结合部社区研究”课题的研究 ,选择了几个点进行田野调

查 ,一是城北的三元里 ,二是城东黄埔的南基村 ,三是城南海珠区的南景村 。经过初步的调查 ,

了解了这类社区的基本情况 ,然后选择南景村进行重点调查 。选择该村的原因:一是有研究的

基础;二是距离近 ,省时又省钱 。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如南景村)变迁

过程的探讨 ,去展示整个广州城乡结合部变迁的大体过程 ,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带有普遍

性的问题 。

我们于1998年 5月在凤和居委会的大力协助下 ,对目前南景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做了一次

比较全面的调查 。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和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可以把南景村的变迁

过程分为 20世纪 40年代至 5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三个阶段进行研究。60 年代和 70年代

由于各种原因 ,对南景村的研究搁浅了 ,所以时至今日 ,这段时期的情况在南景村的研究中仍

属缺环 ,留待进一步的调查来填补 。

　　一 、都市边上的村庄———40年代末 50年代初的南景村

解放前的南景村属广东省番禺县河南岛敦和乡十一段 ,距离广州市中心约 6 公里。据

1949年的统计 ,全村共有 1075人 ,251家 ,土地 1843.7亩 ,其中耕地 1072.4亩 ,人均耕地约 1.0

亩(正宝杰 ,1950)。村里总共大约有 200间房屋 ,成片地挤在一起 ,大体形成一个“T”形 。围绕

着房屋的是一大片由水田和菜园组成的空阔的田野。大约有30个小池塘 ,一些分布在村子边

缘 ,一些分散于田野中。村子东南部流过一条小溪 ,小溪的一个支流流经村庄所在地 ,涨潮时 ,

小船可以驶入村子的中心地带 。村中土地的西部和北部边界是连绵的低山 ,半山腰是无数的

坟墓 。村舍 、周围的田地和菜园 、池塘 、阡陌和溪流 、零散的果树 、山上的坟墓 ,编织出一幅几千

年来中国人称为“田 、园 、庐 、墓”的图景 ,即为更深意义上的“家”或“生命之根”(C.K.Yang ,

1965:10)。

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 ,勤劳的南景农民过着“日出而作 ,日没而息”的田园生活 。70%

以上的家庭从事农业生产 ,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兼种蔬菜。农民们早上天刚亮就去附近的敦和

市喝早茶 ,然后便往田间工作 ,到十点左右才回家吃早饭。饭后又往田里工作 ,到一两点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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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和市饮午茶 ,茶后工作至傍晚才回家 。村人经过一日之农作 ,晚上多在祠堂或社厅谈天 。耕

种的土地大部分是族产 ,这类土地一般是以低价租给族中贫困人家耕种 ,含有救助的意味 。而

另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活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 ,主要有活佃制和永佃制两种(张淑

芳 、黄定国 ,1950)。村里生产的粮食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不足部分由卖菜收入 、妇女绣花 、去

城里做佣工等方面的收入来填补。本村村民中由于占有土地多寡不同 ,人们在消费上也有一

些差别 。因本村地主多是在海外或广州等大城市经商致富的人在村中买地转化成的 ,且土地

多由在村中居住的家属监管 ,所以 ,地主规模不大 ,剥削也相对较轻。再加上村中自耕农 、佃农

都有分布 ,所以 ,村中的贫富分化不是太严重 。不像附近的五村 ,有土地的都是大地主 ,把土地

一直买到附近的旧凤凰上 ,使得旧凤凰的大部分村民都佃耕着五村人的田(刘耀荃 ,1950)。

与生产 、消费密切相关的是娱乐和休闲 ,而娱乐更是人们生活中富有色彩的活动 。该村的

娱乐活动可分为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两大类 。集体活动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活动 ,包括春节 、

神诞 、春秋二祭 、婚礼时的庆祝活动;个人活动主要有民间歌谣 、茶寮酒肆 、电影 、戏剧 、下棋 、讲

故事(鬼故事和神怪故事)(钱楚文 ,1951)。从这里可以看出 ,该村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近代华南地区是宗教组织异常发达的地方(Freedman ,M.,1958;1966),南景村也不例外 。

宗族组织特别是车 、莫两大宗族控制着村民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 ,村中的经济 、政治 、娱乐等各

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族的烙印。前面已经提到过 ,村中土地大部分为宗族所有 ,如莫姓所有

田地中 60%以上为族产 ,车姓所有田地中则有近一半为族产 。除此之外 ,莫姓在中山万倾沙

(现属番禺)还有数百亩族产 ,除去各种开支 ,尚有 3万石左右谷的盈余(折合);而车姓族产除

土地外 ,还有店铺 、池塘 、果树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 ,宗族便可以组织各种活动以加

强成员之间的联系 ,巩固内部的团结 ,增强宗族的影响 ,如建祠堂 、组织祭礼活动 、办学 、赈灾

等。由族中长者组成的父老会议为族内最高权力机关 ,有权处理族中的一切事务 ,如族产使

用 、祭礼的主持 、处理族人纠纷等。因此 ,宗族决定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一切主要方面 ,决定了村

人交往中的亲疏远近。失去了宗族成员的资格 ,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圈子和保障 ,所

以 ,出族之惩罚对一个村民来说无异于死刑。

宗族观念还表现在祖先的祭礼上。为了表明自己在精神上是与祖先同在的 ,村中各宗族

都建立祠堂供奉和祭礼各自的先祖 ,如车姓有三间宗祠 ,莫姓则有五间宗祠 。祭祖 ,一方面有

助于唤起族人对宗族的意识 ,巩固宗族;另一方面宣扬封建伦理 ,在思想上控制族人。虽然随

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家族观念日渐淡薄 ,宗族组织的影响力日减 ,但是宗族意识是在长期历

史进程中形成的 ,不会一下子消失 ,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仍随处可见。

前面提到的父老会议是宗族的最高权力机构 ,当然在村中也具有权力机关的作用 。除此

之外 ,村中的权力结构还包括保甲 、自卫队 、校董会 、狮会 、“案兄弟” 、“房”等 。这里想说明一下

“保甲” ,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基层政权组织 ,同以宗族等为代表的地方性政治组织相对应 。该

村真正推行保甲制度是在 1946年 ,设有一“保”十四“甲” 。保甲开始是为治安问题而设 ,后来

又加入了许多行政上的职能 ,转变为行政组织 。因此 ,除治安外 ,保甲还负责举办民团 、征兵征

粮等事务 。保甲长的职权越多 ,表明政府干涉人民生活的范围越大 ,最终导致政府权力在该村

占有压倒的优势(刘耀荃 ,1950)。

在政治上由于行政管辖权的转移 ,南景村受广州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该村在经济 、文化等

方面受广州的影响也日益增多 。该村距离广州市中心不过 6公里 ,步行也不过 70分钟左右 ,

随着新港路的开通 ,以及汽车 、汽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 ,该村同广州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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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早上搭车到市内卖菜 ,下午在市内购买日用品回家 。在广州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引导

下 ,村里大量种植蔬菜 、水果 、花卉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 。与之相比 ,附近的五村走得更远 。

该村村民不靠土地为生 ,而以“发豆牙”为主要的谋生方式 ,原料和产品都是在广州取得和卖出

的 ,已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 。此外 ,南景村的妇女从事绣花也是在广州市的刺绣商人支持下

进行的。而且南景村的村民可以看到当天广州的报纸 ,可以很容易地参加城里的社会活动 ,因

此 ,村民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的影响。

对南景村的生活产生冲击的还包括新式教育的输入和出洋谋生者的影响。该村历来重视

教育 ,尤以莫姓为最 ,村中 36%的村民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 ,约 75%的户主受过新式教育 ,皆

因该村离岭南大学很近 , “近水楼台先得月”。再者 ,村中成年男子约有一半曾外出谋生 ,大多

在广州 、香港 、新加坡 、越南居留过 ,一般都在 3年以上 ,甚至有些长达 20年 。这些人或多或少

地接受了现代观念的熏陶 ,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到村中 ,冲

击着传统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

总之 ,解放前的南景村仍以农业为主 ,大多数的村民以务农为生 。虽然由于邻近城市的地

理位置 ,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 ,该村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方面接受的外来影响日益增多 ,但是

从总体上看 ,该村作为一个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 。当然 ,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 ,外来

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日益深入人心 ,该村的内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 ,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该村社会生活的变革 。

随着广州的解放 ,南景村也在一夜之间换了天日 ,翻开了其漫长历史中新的一页(C.K.

Yang ,1965)。先是进行土改和“反霸”斗争 ,广大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 ,但他们仍对土地

所有权及其能保持多久持怀疑态度 。土改后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 ,土地税平均要占总产量

的30%。由于农业贷款短缺 ,农民们无力扩大对土地的投入 。贫苦农民的生活仍很艰难 ,兼

业收入仍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必需 ,主要的兼业是绣花或到广州做季节性临时工 。

伴随解放而来的 ,除了经济体系的变化之外 ,还有政治体系的彻底改变 。该村的保甲制度

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被废除 ,村长和副村长成为村里的新首脑 。1950年春 ,政府在村中组织

起人民武装 。但实际上 ,农会是村里新的权力中心。共青团和妇联的分支机构也在村中建立

起来 ,它们在地方政府秩序中有相当的影响。

该村中亲属系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婚姻法》的颁行 、妇女地位的提高 、家庭结构的变动

等方面 ,最显著的改变莫过于宗族权威的丧失。此外 ,村中的教育也在新形势下发生改变 ,如

教学科目的增删 ,全民识字运动的兴起 ,对村干部进行政治 、经济知识的短期培训 ,教育实践活

动的出现等。甚至连村中的娱乐活动也需要重新定位 ,如禁止狮会活动和神诞庆祝活动 ,茶楼

处境艰难 ,请演员唱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新戏” ,组织合唱革命歌曲等。最后 ,村民的思想观

念也发生重大变化 ,传统的儒家道德被摧毁 ,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逐步建立。从此 ,南景村

被纳入到国家统一体中 ,在历次运动中跟随全国的形势而动 。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见 ,20世纪 40年代末 50年代初的南景村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农村社区

的特征 ,城市因素虽已有所发展 ,但仍居次要地位 。

　　二 、都市扩展中的村庄———80年代的南景村

从60年代开始 ,南景村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新港路被改造成 18米宽的柏油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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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也增加了班次。村民们往返市区更加方便快捷 ,进一步拉近了该村同广州的距离 ,因

而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接受城市生活方式 。进入 80年代后 ,新港路再一次拓宽 ,广州大道修成

通车 ,两条路在该村东北部交接 ,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交通的改善使南景村同市区

紧密联系在一起 ,扩大了村民的生活圈子 ,让他们更容易地走近城市生活 。与此同时 ,由于广

州市区 、特别是旧城区 ,人口密度过大 ,许多单位不得不向交通方便的城郊地区迁移 ,南景村这

时成了一些单位迁移的目的地 。

最早在 60年代后期 ,便有少数几家企事业单位如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 、广东卫生防疫站

等迁入南景村。这时的征地费不是太高 ,主要通过招工 、转户口给农民以补偿。后来又有十多

家单位陆续迁入 ,使南景村土地上的人口急剧增加 ,人口的异质性迅速增强 ,人口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除此之外 ,还有通过其他途径流入本村的一些城市人口 ,如 1983年在村中租房居住

的城市居民有 80户(郝令昕 , 1985:8);本村女子和城市男子结婚后 ,多把家建在本村 ,构成因

姻亲而流入本村的城市人口。这样 ,本村村民因征地转为城市户口者 、迁入单位的城市居民 、

租房居村的城市居民 、因婚姻而流入的城市居民 ,这些人构成了该村土地上一个庞大的城市居

民群体 ,改变了过去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从绝对数上来说 ,这时该村范围内的城市居民

数量远远超过农民的数量 ,两者的比例估计接近 4∶1(1984年)。

大批企事业单位及城市居民的迁入 ,给南景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使其由封闭走向开放 ,

由乡村走向城市 。具体来说 ,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量异质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本村的人口结构 ,直接把城市的思想观念 、生活

方式带入村中 ,促进了村民个人的城市化。二是企事业单位征地的费用为本村的发

展提供了启动资金 ,特别是进入 80年代后 ,本村土地价格上涨 ,征地费每亩超过 10

万元 ,按每年最少征地 20亩计算 ,村中也有 200多万元的收入 ,这笔资金帮助村里兴

办企业 、建立各种福利制度等 。三是企事业单位的迁入使本村在教育 、卫生等方面受

益匪浅。(任高玉 ,1991:151-152)

当然 ,企事业单位的迁入给南景村造成的最大 、最深远的影响是:在本村土地急剧减少的

情况下 ,村子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到1987年 ,南景村的耕地面积与 1948年相比减少了一半还

多 ,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 ,人地矛盾异常突出。为了适应广州城区的扩展和内部人口压力激

增的情况 ,村里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的多元化 ,向非农化方向发展 。首先 ,剩余劳动力除进

入城市单位外 ,也可进入村办的刺绣 、铸造 、钢窗制造等企业 。大力发展第二 、第三产业成了解

决村中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点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到1986年 ,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力约各占一半 ,其中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比 1948年差不

多增加了 20%还多。这表明 ,单纯靠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谋生方式已被淘汰 ,本村产业结

构的多元化日益形成 。

以后几年的发展证明南景村在内外压力下所做的调整是成功的 ,本村的经济 、政治 、文化 、

教育都有巨大的变化;也表明本村的城市化取得了初步成功 。从村民的家庭消费来看 ,他们的

消费水平大大提高 ,消费结构得到较大改善 ,在许多消费指标上比广州市职工家庭平均水平还

要高(郝令昕 ,1985:51)。此外 ,本村人的消费品味和消费习惯同城里人越来越接近 ,如购买家

用电器 ,建筑小洋楼并按城市的方式进行装修。在娱乐方面 ,本村人也多在家中看电视 、听音

乐 ,约朋友外出游玩 ,或全家一起出去旅游。穿的方面 ,由于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村人有能力

买高档流行的衣服 ,因而同广州人更没有什么差别 。由此可见 ,南景村人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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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采取了城市生活方式 ,从外表上已很难把他们同城市居民区分开来。这一切表明该村在

城市化道路上已走得相当远。

此外 ,南景村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 。1986年 ,该村由原来的郊区管辖归入海珠

区新 镇管辖 ,其实就是纳入了市区的范围。为了便于管理 ,该村除了村委会外 ,又增设了居

委会 ,分别负责管理村中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和居民 。因此 ,不论是从产业结构 、职业结构 ,还是

从生活方式上看 ,南景村正逐步融入到广州这个大都市中去。虽然城市的扩展对城乡结合部

地区来说是一种压力 ,但更是一种动力 ,只要社区做出积极的回应 ,因势利导 ,内外结合 ,完全

可以推动社区飞速发展。

　　三 、都市里的村庄———90年代的南景村

整个 80年代 ,南景村利用广州城区扩展 、大量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人口向本村转移的机会 ,

再加上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大力发展第二 、第三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 ,获得了

空前的发展 。进入 90年代后 ,该村在大方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 ,但发展速度日

益减慢 ,目前基本上进入停滞状态 。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 ,原来农业 、工业 、服务业三业并举的格局不复存在 ,房地产业异军

突起 ,一枝独秀 。由于耕地迅速减少 ,目前已所剩无几 ,农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比重已微不

足道 。据一位帮丈夫(本村农民)种菜的妇女介绍 ,他们种了 3亩地 ,包括自己家的和别人不种

的 ,每年大约收入 1万多元 ,除去生产投入 ,可获纯利4千元左右。对本村大多数人而言 ,这点

收入确实不算什么 ,因为村里每个农民每年的分红都比这一数目多得多 ,如 1997年村集体的

分红为每人 7000多元 。当然 ,还有少数舍不得土地的老一辈人在自家田里种些菜 ,但他们只

是出于个人兴趣 ,像别人养花种草那样自得其乐 ,收获的菜也只供自己家人食用 ,不再进入市

场。

早先村里用征地费兴办的各类企业和服务业曾经红火一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类集

体经济组织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和国有企业一样 ,村办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 ,

人浮于事 ,经营管理混乱;再加上产品档次不高 ,生产技术落后 ,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 。本村的

企业由于丧失了超越自身限制的机会 ,大多数严重亏损 ,只好转卖或出租给个人经营 。服务业

的情形同工业差不多 。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维持村集体的收支平衡 ,村里只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即兴建厂房

收租金。城乡结合部最大的优势就是距城市近和可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土地是这些地区最

宝贵的资源 ,除了因城市征地而获取征地费外 ,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 ,这些地方把发展重点转

向房屋的开发和出租 。南景村的厂房 ,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 10-12元 。由于交通便利 ,设计

合理 ,很快便被抢租一空 。除此之外 ,村里还同广州市的房地产公司合作 ,在村里建商品房出

售。对村民家庭而言 ,由于前些年收入好 ,村里又分有宅基地 ,大部分家庭都建起了新房 ,开始

多是平房 ,后来则多为四五层的小洋楼;除自己居住外尚有空余 ,租给外来人居住 ,租金收入颇

为可观。我们调查过一个四口之家 ,在亲戚帮助下建了三栋楼房 ,除自住外全部出租 ,月收租

金1万多元 ,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般的家庭也有两层楼可供出租 ,每月也有 1千

元左右的房租收入。村里许多家庭 ,至少一半以上 ,主要靠房租生活。这样 ,村集体靠出租厂

房收租金 ,家庭则靠出租民房收租金 ,整个村的收入来源渐渐向租金靠拢 ,一个“食租阶层”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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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 。村里的经济结构经历过以农为主的多业并举之后 ,又走向以房地产业为主。这种单

一化的趋势给村里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幸福 ,下面掩盖着的危机不容乐观。

其次 ,从职业结构上看 ,该村的就业渠道越来越少 ,待业人口迅速增多 。80年代初本村大

约有一半劳动力从事农业 ,近年来由于农业的收益相对较低 ,村民们宁愿丢给别人种或租给外

来人种 ,也不愿种田。所以 ,村里虽然尚有一半人口为农业人口 ,但真正务农者屈指可数 。在

80年代 ,农民不务农还可以进村办企业或服务行业 ,而现在上述行业大多已出售或出租 ,且多

为外来人口所垄断。本地人即使有机会也不愿进厂 ,因为他们嫌进厂太累 ,工资又低 ,他们宁

可买辆摩托搭客或经商。而对于另一半通过招工 、随迁等形式转为城市居民的本村人来说 ,情

况更差。上一代因招工而进入各单位者 ,现因单位效益普遍不景气及年龄偏大而下岗;青年一

代则因忽视教育导致自身素质低 ,很难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 ,谋取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 ,以

致大量“自愿性失业”人口存在 。所以 ,依最保守的估计 ,本村也有一半左右的劳动人口处于失

业状态或准失业状态。他们或者吃以前的积蓄 ,或者以房租收入为主 ,或靠分红收入维持生

计。

最后 ,从思想观念上看 ,南景村的村民虽然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 ,但在思想的

开放 、进步上仍同城市居民有些差距。上一代人身上那种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消失了 ,这一代

人大多不思进取 ,安于现状。村民中受过良好教育者 ,很容易地参与并融入城市生活 ,他们看

不起那些无所事事的同村人 ,也很少与他们交往 。村民的分化表明他们个人城市化程度的不

同 ,而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有所放松 ,只求子

女在学校不出事就行 ,学多学少无所谓 。此外 ,村民中曾经淡泊的宗族意识 ,又有复兴之势 ,如

祠堂的保留和重建 ,每年一度的祭祖和饮宴 ,清明的墓祭 ,以及宗族中长老影响的扩大等等 。

这一切表明 ,城乡结合部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些既得利益者以及“混日子”的思想将成

为这类社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

以上是对南景村原住民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的一些情况的叙述 ,而该村这一阶段的突

出变化则可概括为一句话:“楼房越建越多 ,外来人越来越多” 。显而易见 ,这两点是有深刻的

内在联系的 。该村土地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筑用地的侵占。现在到村中一走 ,仍可见

已建和在建的楼房一层一层向耕地推进 ,距离本村土地的最南边界不过 50米左右 。村里建的

厂房和商品房主要分布在环村公路的两侧 ,而村民的住宅楼则是在原村落聚居区的基础上向

南部的空地延伸 。由于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 ,村里道路狭窄 ,交通拥挤 ,乱搭乱建成风 。大量

外来人口的涌入更使村里显得拥挤和混乱 。据统计 ,截止 1999年 7月 ,在南景村外来工管理

小组办理暂住登记的有 11000多人 ,与本村人的比例达到 8∶1。这些外来人口一般可分为三

类:一是居住和工作地点都在本村的;二是只在本村租房居住 ,工作地点在本村以外的;三是只

在本村范围内工作 、活动 ,而在其他地方居住的 ,这类人流动性大 ,难以进入统计 ,但却是客观

存在的。

外来人口的流入给该村带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最主要表现在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租

金。据调查 ,本村 90%的村民家庭有空闲房屋出租 ,租金收入成为村民们最稳定的经济来源 。

外来人口在本村从事的职业有:制衣 、纺织 、五金 、百货 、饮食 、建筑 、装修 、发廊等 。他们的到来

提供了较为廉价的劳动力 ,方便了当地人的生活 ,活跃了市场 ,促进了本村的发展。如该村一

莫姓村民在亲友资助下办了一家制衣厂 ,经过几年发展 ,现已雇用外来工30多人 ,年纯利达10

万元以上 ,这其中无可否认地包含着外来工的血汗 。这种家庭式工厂在该村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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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给当地带来不少负面效应 ,如治安混乱 ,脏 、乱 、差问题突出

等。虽然针对上述情况 ,凤和村(南景村只是该村属下的一个自然村)成立了“外来工与出租屋

管理小组”(简称“外管组”),直接接受政府公安机关和村委会的领导 ,但是 ,最终效果却不太让

人满意 ,各种问题依然如故。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除了外来人口带来的犯罪活动外 ,本地人的发案

率也在上升 ,该村亦不例外。据我们的调查 ,本村青年中吸毒 、嫖娼 、赌博者越来越多 。原因很

简单 ,村中大部分家庭有房 、有存款 、有分红 ,青年们大多无心向学 ,无意工作 ,整天吃喝玩乐 ,

穷极无聊 ,以寻求刺激为乐趣 ,搞点违法犯罪的事情正好弥补心灵的空虚 。这种青少年的“自

发性堕落”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区很常见 ,成为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隐患 。

总而言之 , 90年代的南景村在经济上陷入缓慢增长 ,甚至停滞状态 ,原因主要有经济结构

调整不合理 ,村民素质不高 ,观念陈旧落后等 。而另一方面 ,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如本村人

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 ,出租屋及外来人口问题等等。由于村里生活环境的恶化 ,不仅原村民

怨声载道 ,连原来迁入单位的居民也满腹牢骚 ,有很多人表示一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到其他地

方住 。似该村这类城乡结合部地区越来越成为犯罪问题 、城市卫生问题等的高发地区 ,即使是

一次又一次的综合整治仍收效甚微 。这类“都市里的村庄”究竟该向何处去 ,成为村庄里的有

识之士和其所在城市的政府部门密切关注和想方设法解决的一大难题。

　　四 、问题与讨论

从对南景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过程的简单描述中可以发现 ,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虽然

很早就受到广州市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影响 ,但是以前由于交通不便 、城

市辐射能力有限等原因 ,一直到60 、70年代它们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经过 20世

纪80年代的突飞猛进 ,到 90年代前半期在“惯性作用下的滑行” ,而在目前陷入停滞徘徊状

态。不可否认 ,这类社区城市化的动力绝大部分来自城市的扩展 ,但在这种外部压力及其所造

成的土地减少 、人地矛盾突出等社区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 ,社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合理的

调整 ,使社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进入 90年代 ,社区需要适应新的形势 ,再来一次飞

跃的时候 ,社区中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却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白白丧失了调整产业结构进一

步同城市经济接轨 ,同城市融为一体的机会。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下 ,再加上经济不景气 ,

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相互交织在一起 ,成为困扰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的“顽

疾” 。

首先 ,城乡结合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 。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城乡结合部的犯

罪率 、犯案率远高于附近的城市和乡村社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这类社区单位类型复

杂 ,人口归属杂乱 ,多种管理体制并行 ,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二是这类社区的居民住房宽裕 ,

出租屋多 ,再加上空地较多 ,乱搭乱建成风 ,容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由于外来人口来源复杂 ,

这类地区自然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三是这类社区生活方式变化快 ,人们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难

免会出现问题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有些人无法适应突然失去土地 ,迅速由乡村生活

方式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变;另一方面 ,一夜之间得到巨额征地费 ,使一些人心理失去平

衡 ,或者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游手好闲。如此 ,社区内部的平衡被打破 ,越轨行为增多 。

其次 ,外来人口问题突出。城乡结合部之所以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主要原因有: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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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地区的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二是这类地区优越的

区位条件 ,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与城市相比 ,城乡结合部的进入障碍相对

较小 、流动成本相对较低(黄公元 ,1998:122)。外来人口给城乡结合部带来的正面效应是主导

性的 ,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除上面提到的社会治安问题外 ,这些负面效应还包括卫生问

题 、恋爱婚姻问题 、计划生育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等 。此外 ,外来人口同本地人的关系问题也颇

为微妙。本地人认为生活质量变差同外来人口有关 ,因而看不起外地人 ,但又离不开外地人所

提供的房租;外地人认为本地人并没什么能力 ,只是凭借地理优势而过着优裕的生活 ,从内心

轻视本地人 。这种相互排斥又相互利用的心理成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中最大的障碍 ,不利

于解决外来人口问题 。由于在许多城乡结合部社区中外来人口往往数倍于本地人口 ,因此 ,解

决好外来人口问题同样是该类社区的一项重大任务。

再次 ,阻碍城乡结合部彻底都市化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户籍制度。我国长期以来

一直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 ,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之间泾渭分明 。虽然在征地过程中 ,一

部分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转成了城市户口 ,但由于历史遗留及婚嫁等原因 ,这类地区仍保留着为

数不少的农村户口者 。为了分别管理两种不同户口的人 ,社区不得不设置两套管理机构 ,如既

有村委会又有居委会 。由于两者之间难以协调 ,反而适得其反 。二是土地制度 。我国的城市

土地为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乡结合部利用土地的集体所有 ,通过所有权或使用权

的转让 ,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而且农民还有宅基地分配。再加上集体每年的分红 ,做一个

农民要比一个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因此 ,绝大多数受益者不愿转为城市户口 ,甚至

已转为城市户口者千方百计转回原农村户口 。这种土地制度使城乡结合部农民产生了躺在土

地上过日子的消极思想 ,进而阻碍了社区的进一步城市化。其三是混乱而且高度密集的住宅 。

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很少有整体规划 ,村民建房都各自为政 ,房子一般高 2-7层 ,房屋的密度

很高 ,街巷狭窄 、拥挤 。这样的村子犹如漂浮在城市大海中的孤岛 ,不知何时才能真正“溶解” 。

最后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物质生活十分富足 ,但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 ,特别是对下一代的

教育重视不够。不管怎么说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上一代人由于有较多的积累 ,维持生活应该不

成问题。但是这一代青少年今后的生活之路还很长 ,他们由于受教育有限 ,很难找到一份合适

的工作 ,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想去找工作 。现在有存款利息 、房租收入及分红收入 ,然而一旦失

去这些不劳而获的收入 ,他们将如何生存呢? 从根本上说 ,城乡结合部的彻底都市化取决于这

类社区中人的素质的提高 ,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的改善 。

总之 ,城乡结合部出现的问题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 。在分析病根 、找出病因的基础上 ,要

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 。首先要打破城乡界线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 ,改变过去多元管理各自为

政的局面 。现在那些街道行政组织 ,级别低 ,起的作用不大 。目前广州市正在进行街道的合并

及调整 ,希望通过这次调整 ,能够加强街道作为基层政权的力量 ,更有力地带动辖区的发展 。

其次是要加强出租屋的管理 ,对超出规定的住房面积应该征税 ,或者把分散在各家的出租屋集

中起来 ,统一出租 ,统一管理。其三要加强空闲土地的管理 ,坚决拆除违章棚户建筑 。其四 ,加

强道德风尚教育 ,建设文明新村。如广州市在 1998年 5月中旬召开了城乡结合部“告别贫穷 、

走向富裕 ,告别愚昧 、走向文明”系统活动现场会 ,以引导这类社区向更高层次发展 。其五 ,加

强投资引导 、消费引导 ,使得失去土地的人们能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其六 ,改革集体分红制度 ,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 ,使他们树立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 ,尽快真正溶入城市生活 ,成为合格的

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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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 ,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 ,成为城区的一部分 。

因此 ,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 、过渡性的社区 。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 ,社区居民的适应

和调适 ,不仅从物质上 ,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对广州的城乡结合部来说 ,其城市

化的真正启动和发展都是在广州城区扩展的压力下实现的 ,现在要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困境 ,需

要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 ,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推动城乡结合部社区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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